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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着果实芬芳的季节，家乡的田
野阡陌间传来蛙鸣声，如美妙的轻音
乐，直击我的心灵。

青蛙的叫声赋有乐感：“呱咕，
呱咕……”此起彼伏，如梦如幻。尤
其是雨后的夏夜，真可谓“蛙声如潮”，
飘过高远的夜空，飘过岑寂的田野，质
朴的声音，为恬淡幽静的乡村生活平添
了温馨。

一声声蛙鸣唱响寂静的乡村之夜，
拨动着人的心弦，畅想着风调雨顺的年
景；蛙声盈耳，清风荡涤，感悟田园生活
的温馨和谐。每在此时，久在异乡的游
子，更能勾起思乡的情怀。

儿时月朗星稀的夏夜，我与小伙
伴结伴捉河蟹、捕青蛙时，感觉就像划
过夜空的流星一样美妙。静谧的池塘

里、哗啦啦的小河间，蛙声美妙绝伦。
落寞的静夜和旷野，喧嚣得如同白昼
一般。从其旋律中，我倾听到稻麦分
蘖、抽穗和灌浆的声音，鼻翼间盈满了
麦香的味道。眼前就是一幅夏日月夜
图，那种景象一直贯穿着我的整个童
年时光。

后来，我离开了那种环境，走进了
另一种无奈的喧嚣世界。蛙声极富节
奏与韵律，如诗如歌，悦耳感人的声音
好多年都听不到了，成了我的一种怀
想。

乡村的蛙鸣是最真实的天籁之音，
城市里听不到；蛙鸣是久住城市里的人
最向往的声音。为恬淡平和的乡村生
活涂抹了一层暖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遥远记忆。

有时偶尔想家了，我就特意赶
着时令，在暑假的时候回到乡下走一
走。在夏夜一个人来到静静的小河边，
池塘没有了，河道变窄了，河水也浅了，
但也能听到蛙鸣声，这是人世间最动听
的乐声，一缕缕歌声，化作淡淡的乡愁。

回乡后的某一天，天降大雨，乡村
所有坑坑洼洼的地方都积满了水，一时
间，蛙声齐鸣。那一夜，我枕着乡村的
土炕，聆听着久违的声音，久久没有睡
意。蛙鸣时而稀疏，时而繁密，时而舒
缓，时而激越。伴随着节奏分明、起伏
有致的蛙鸣，我嗅到了沉甸甸的稻穗淡
淡的幽香，听到了男人女人们畅快的欢
笑声，涌起一种莫名的幸福感。

这是乡村夏夜丰富的图景，我有了
“蛙声篱落下，草色户庭间”的感觉，弥补

了让人回归自然的渴望。那一夜，聆听
着蛙鸣，我眼前浮现出母亲芦花般的白
发纷扬、乡邻亲切的声音、河滩上飘摇的
蒿草。我就在故乡的火炕上，伴着蛙鸣
进入梦乡。

蛙鸣打湿蓬勃生长的乡愁。蛙鸣
时节，我走出喧嚣和浮躁，让如水的蛙
声荡涤胸中的郁结，让心灵充盈着久违
的温润和感动。

我常常感叹于诗人舒岳祥的诗句：
“清心听鸣蛙，胜与俗子语。”清新悦耳，
沁入内心，了却了乡愁！

刁金河是我难以抹去的记忆，是
我儿时朝夕相处的伙伴。在我心里，
她始终涌动着母亲河般的亲切和熟
悉。

我的家乡在临清市金郝庄，由金
东和金西两个村组成，村庄为东西走
向，村北俯卧着一条川流不息的河
流。小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只有

“哇凉哇凉”的井水，每到初春时节，
冰冻渐化，暖风习习，柳树发芽，鸟儿
欢叫，刁金河的水也唱着歌飞奔而
来。我和母亲、乡邻的婶婶、伯母们
一起在河边清洗需拆洗的棉衣棉被，
聊家常、唠闲嗑。我们被温柔的河水
抚摸着，感觉是那样惬意和自在，看
着被揉洗一新的衣服、被褥，大家脸

上挂满了欣慰的笑容。所以，在我心
里，刁金河无比亲切且难以忘怀。她
曾经让我体会到为家庭付出的价值
感，也时刻浮现出，我儿时依偎在母
亲身边那历历在目的温馨场面。

刁金河也是父老乡亲浇灌农田
的水源，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她，感恩
她陪伴、养育了我的家乡父老。

“就得报师范类学校！就业安
稳，还有假期！”一个大嗓门喊道。

“不行！必须报经济类院校，能
去外企！”随着，一个细高调回应道。

不用问，准是邻居二哥与二嫂因
为孩子高考填报志愿的问题，又开始
了新的一轮辩论。只不过，这次比以
往都激烈，因为明天就是提交志愿的
最后一天了，再不商量出个结果，一
切就要泡汤了。妻子劝我去看看，毕
竟多年的邻居了，再争论下去对大家
都不好。

二哥与二嫂对我的出现，表现得
异常热情热情，就像看到大救星似的。两
口子一人一人抓着我的一只手，喋喋不休
地讲起了起了各自的理由。二嫂说：“孩
子学经济经济，出路多，能挣大钱！”二嫂
在国企工企工作，所以她深知其中的好

处。
“不行！不能学经

济类！”二哥在单位是一
把手，看到过太多的人
在经济方面栽了跟头。
用他的话说：“今天还好

好的呢，说不定明
天就会被请去‘喝
茶’。”他担心孩子

会管不住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踏入深
渊。而教师这个行业相对稳定，不会
出现大的问题。

“我不同意！当老师不会有大的
出息！”一向文静的二嫂少见地发怒
了。她双眼圆睁，指向二哥的手颤抖
着，仿佛要和二哥拼命似的。我正要
把她拉开，她突然很尴尬地冲我笑了
笑：“不好意思，兄弟，我忘了弟媳是
老师了！”我一怔，二嫂真有趣，到这
个时候了还能想起这事来。

二哥的孩子大宝学习一向很不
错，只是高考时发挥失常。我问起孩
子高考成绩时，二哥有些垂头丧气地
回答：“才考了640多分！”我几乎被他

“雷”倒，说：“二哥，你这个‘才’，知道
有多大的伤害性吗？”二哥嘴角上扬，
几乎要笑出来，但是很快又把脸弄得
像吃了苦瓜，让别人以为他受了多大
的委屈。

“大宝什么意见？”我问好不容易
平息下来的两口，他们几乎是异口同
声地回答：“考这点分，不用征求他的
意见！”我真佩服这两口子，刚才还势
不两立，转眼就在一个战壕里了。我
正想劝他们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就
听书房的门“呯”一声被打开了，光着

膀子的大宝面无表情走了出来。他
手里拿着一张纸，冲着二哥二嫂递了
过去，说：“你们也不用吵了，谁的我
也不听！我的志愿我做主！我学
医！”说着把纸丢下就回屋了。

听着震得楼道都颤抖的关门声，
二哥两口对视了一下，两人立刻都弯
腰去抢那张纸。结果还是干会计的
二嫂手快，一把就把那张纸抓在手
里。二哥赶紧凑过去，两个脑袋紧靠
在一起。突然二嫂哭了起来，两只手
拍皮球似的打在二哥身上。二哥却

“哈哈”笑着，像一个吃了糖的孩子。
眼前这一幕，让我“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二哥抹了抹眼角的泪，
说：“让兄弟看笑话了。”见我很不解，
他小声地对我说：“这是我和你嫂子
专门吵给孩子听的！”原来二哥他们
一直希望大宝能够学医，可是大宝很
叛逆，如果直接让大宝报考这个专
业，他肯定会反对的。为了让大宝走
进他们设的“陷阱”，两口子演了一
场“苦肉计”。

我说你们真是俩“戏精”，把我都
绕进去了。二哥两口连连抱歉，说：

“没有办法，只能出此下策。”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夏日蛙鸣
◇ 于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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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有条刁金河
◇ 金鑫

“戏精”父母
◇ 刘晓东

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
孩子，机缘巧合，我幸运地
听到过一些剧种，也算在贫
瘠的童年里被戏剧短暂而
间歇地熏陶过。

记忆中最早听到戏剧
是六七岁时寄住在二姨妈
家。那时候电视还没有普
及，每天晚上一到7点，村
里大喇叭就会广播一些新
闻，然后就是播放戏曲，也
听不出唱的啥，更不知道属
于什么剧种。但当时感觉
很带劲，邻居们也不在乎唱
的是什么，该吃饭吃饭该干
活干活。姨妈和一些中老
年妇女饭后就坐在屋外掐
辫子，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围
坐在大人周围听她们聊天
或在明亮的月光下玩游戏。

那时候婚丧嫁娶都会请戏剧班子，
所以后来我也有机会亲眼看到了演员的
表演。奏乐的师傅们一顿热场，化妆后
演员们登场，身板、眼神、脚步、服装等都
非常有讲究。虽然我依然听不出唱的是
什么，但看他们唱得很卖力，我也觉得很
有趣。

中学的时候，爸爸从姨妈家带来了一
套留声机和一些唱片，我记得有《屠夫状
元》、常香玉的《花木兰》，还有马金凤老师的
《对花枪》《穆桂英挂帅》等。也就从那时开
始，我知道了豫剧、京剧和一些说不上名称
的剧种。尽管还是听不太懂，但那些咿咿呀
呀的吟唱流转灵动，不知不觉中就刻进了小
小的心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手拉
着我的儿小罗成……”等经典唱段至今让
我记忆犹新。

再大一点时，我就有机会看电影了，
每年农闲时节赶上文化下乡，时不时放
些电影，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豫剧电影
《卷席筒》《对花枪》。因为我的家乡和河
南毗邻，所以听感大差不差，虽然也不是
很清楚剧情。前一阵我心血来潮重温了
一下《对花枪》，那熟悉的乐器演奏和唱
腔，仿佛把我拉回了那个懵懂无知的少
年时代……

现在资源丰富，信息发达，我也知道
了这些戏剧大师们的故事。他们用精湛
的技艺和高尚的德行把我们的传统戏剧
文化发扬光大，真是令人敬佩。


